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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互惠与共生：中哈边境

互市女商在民心相通建设中的实践*

于洁茹

（兰州大学中国边疆安全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30）

[摘 要]作为边境地区塑造全球化的重要行动者和区域市场与全球经济衔接的关键，女性商人

在边境地区普遍存在。互市女商作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的重要贸易群体，在民心相通建

设中发挥着显著作用。从“跨境行商”到“互市坐商”，再到“网络微商”的发展历程中，互市

女商通过“赊账买卖”和人情关系的双重策略，逐渐形成了“有交往才有交易”的新商业逻辑。

同时，她们的贸易实践不仅推动了边境经济的持续发展，还深化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助力实

现边境安全与发展的国家目标。此外，基于互市女商作用的延伸讨论，可以发现中哈边境互市

贸易是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生动缩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间的经济互通与

合作，而互市贸易正是中哈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现经济联动的最佳例证。通过边境互

市贸易，中哈双方不仅实现了资源互补和商品流通，还为两国边境地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和

经济发展机遇。贸易带来的经济收益进一步提升了两国边民的生活水平，这种经贸联系与依

存关系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共享发展”的重要体现。中哈边境互市女商的贸易实践案

例，充分印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全球合作的宏大理念，更是能在微观经济活动和

跨文化交流中具体体现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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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北 边境侧重中俄 朝贸易往 来、西 南

边境着眼于东南亚连接不同，西北边境地区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战略通道，是中国向西

开放和连接中亚、欧洲的重要门户，在中国的外

交和经济布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哈

萨克斯坦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节点，

深化中哈边境民心相通建设自然成为持续推动

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经贸往来的必

要社会基础。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民心相通建

设往往容易陷入“经济增长附属品”“政府部门

事务”等认识误区，并在建设进度上远滞后于

“五通”建设的其他方面。当前学界关于“民心

相通”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以本质内涵、逻

辑规律等议题为主的基础理论研究，[1-2]以发展

现状、面临问题、实践路径等议题为主的发展

实践研究，[3-5]以及以评价体系、发展测度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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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主的评价测度研究[6-8]。以上研究虽然各不

相同，但大多置于国家形象建构的解释路径之

中，缺乏对群际接触解释路径的关注，故而忽略

了基层社会群体对民心相通建设的重要作用。

鉴于民心相通具有一定复杂性和特殊性，其建

设并非单向度的线性相通、一蹴而就，而是需要

长期渐进的发展过程[9]。那么在此过程中，以某

一群体为纽带的群际接触便成为边境地区实现

“民心相通”的重要基础和先天优势。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边境地区塑造全球化的重要行动者、

区域市场与全球经济得以衔接的关键，女性商

人普遍存在于边境地区。因此，边境女性商人

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少见。如以非洲国家边境地

区为背景的女性商人研究大多围绕减少贫困、

不平等现象、负面影响以及非正式跨境贸易正

规化转型等议题[10-12]，以南亚、东南亚国家边境

地区为背景的女性商人研究则紧密围绕提高妇

女社会地位、促进包容性贸易、性别区隔与贸

易公正性、生存策略等议题[13-15]。相比之下，我

国关于边境女性商人的研究较少，且议题大多

以介绍性内容为主[16]，仅有个别研究重点分析

了女性商人通过边贸行业实现主体性成长，以

及她们对边境社会、两国经济合作、文化交流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7-18]。需要注意的是，其中关

于西北边境地区女性商人的研究尤为少见，更

少有学者分析女性商人在民心相通建设中的作

用。然而现实是，一方面女性商人群体已日益成

为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国边境地区普遍出现且值

得关注的一种现象，另一方面女性商人也逐渐

成为我国地广人稀的西北边境地区进行对外交

流的重要群体。加之改革开放及“一带一路”倡

议等政策出台，西北边境地区互市女商群体在

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方面亦发挥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在这一动态发展背景下，基于中哈边境互

市女商贸易实践所展开的研究，其意义固然不

只体现在微观层面的个人主体性成长，在宏观

层面的区域合作发展同样有着重要启示。

我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共计1700多公里边

境线，共计分布7处口岸。截至2022年底，唯有

吉木乃、巴克图、霍尔果斯三处口岸始终保持边

民互市点或互市贸易业务。在地理方位上，吉木

乃、巴克图、霍尔果斯口岸依次分布于中哈边境

线北段、中段和南段。鉴于霍尔果斯边民互市点

存在中断情况，故以吉木乃、巴克图边民互市点

作为中心田野点，以霍尔果斯边民互市点作为

参照田野点。自中哈边境口岸开通以来，互市女

商积极参与互市贸易来改变贫困家境、实现个

人发展，经由她们售出的中国产品主要流向哈

萨克斯坦斋桑县、马坎其市、雅尔肯特市，经由

其进口的外国产品主要流向我国新疆阿勒泰地

区、塔城地区、伊犁地区。伴随边民互市快速发

展，互市女商日益成为中哈边境互市贸易有序

开展、两国边民进行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的重

要中介者。在调查期间，笔者除了着重对从事互

市贸易行业的女性商人展开深入访谈外，也对

互市伴生行业群体、市场运营方、当地政府进

行走访，并参与日常聚会、进货、摆货、销货等

环节，以消费者、从业者、旁观者等多重角度进

行考察。笔者2021年开展调研，吉木乃边民互

市商人总计37人，女性28人，男性9人；巴克图边

民互市商人总计78人，女性53人，男性25人。霍

尔果斯个案抽样数据共22人，女性17人，男性5

人。三处口岸边民互市访谈个案总计137人，其

中女性占71.5%，平均年龄为49岁。从职业背景

来看，2015年之前加入的互市女商，大多为下岗

工人或没有正式职业的女性；2015年之后加入

的互市女商，多为退休或辞职的家庭妇女。从销

售产品及规模来看，互市女商主要从事销售日

用百货、食品、服装等，贸易规模相对较小，但

经济收益并不算低。基于以上数据资料，本文

以中哈建交三十年（1992—2022）为时间线，结

合口岸志、地方年鉴等史志资料与深度田野调

查，围绕互市女商从业过程中在民心相通建设

方面的具体实践进行分析，进而基于人类命运

共同体层面对互市女商展开延伸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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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哈边境互市女商的形成
与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经

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有企

业因效率低下、债务频发致使企业重组已成必

然，并由此引发“下岗潮”。有数据表明，1994年

全国失业职工达到180万人，相当于前7年的总

和；城市富余职工达1500万人，其中300多万人

半年以上没有领到工资或待岗放长假，而这些人

当中女性超过半数。[19]此外，据劳动部门的抽样

调查，在全国1300万下岗（失业）职工中，女性占

59％；到2000年末，全国城镇单位女性从业人

员的绝对数量比1996年减少了1477.7万。[20]此外，

下岗女工再就业也成为难题。如数据显示，在

1998—2001年期间，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的1680

万人中女性只占45%，女性再就业比率远低于男

性。然而伴随我国陆地边境省区沿边城镇的进

一步开放，经过“一裁一扩”的发展调整，大量

下岗女性由此涌入边境互市贸易行业之中，实现

由“下岗女工”向“互市女商”的完美转型。

（一）进入边贸：跨越中哈边境的“行商时期”

1992年沿边城镇开放后，边民互市贸易成

为我国边境省区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两国边

民凭借“靠边”优势和口岸优惠政策积极参与

其中。为了更好地投入跨境互市贸易，“行商时

期”的女性商人不仅自学俄语、哈萨克语，还逐

渐具备高强度带 货能力，频繁往 返于中哈两

国。1992—1996年，互市女商主要以“国际旅

行团”形式进行群体跨境。这种贸易方式也被

称为“旅游购物”，普遍存在于我国北方边境

贸易中。据不完全统计，该时期中国对哈萨克

斯坦出口产品的60%以上都是通过旅游购物实

现的。[21]1996年之后，这种群体跨境逐渐演变

为个体跨境，由互市女商持个人护照、签证前往

哈萨克斯坦。据WGH女士①讲述，通常情况下她

们会在北京时间7：30左右起床，9点左右乘坐

国际班车前往哈萨克斯坦，大约11点到达哈萨

克斯坦指定集市。接着便抓紧时间买货装车，

直至下午4点左右准备返程，当天晚上8点左右

可以到家。但有时也会出现例外。

“有一次班车已经过了哈萨克斯坦海关，距

离中国巴克图口岸只剩下几公里，可是口岸已经关

了，我们回不去。当时我们就很着急，因为正好处

于两国口岸之间的戈壁地带，当时我们很多女的都

哭了。后来大家都跑去等候大厅睡觉。第二天我

们到达国际班车站的时候家里人已经在等候了。

因为距离到达时间已经过去了太久，家里人已经

料到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儿。我记得当时我一下车我

母亲就哭了，我父亲也劝我别干了，太辛苦了。”②

随着群体跨境逐渐转向个体跨境，互市女

商除了重复以往跨境贸易线路 ③之外，也时刻

观察两国市场需求变化从而调整自身携带的产

品。如从中国境内携带服装、鞋帽、蔬菜、水果

等货物源源不断销往哈萨克斯坦，从哈萨克斯

坦进口的轮胎、钢材、废铁、汽车配件等产品也

进入我国边境日常生产生活中。由于该时期互

市女商始终贯穿于进货、带货、销货各个环节，

她们既是帮助货物跨境流通的搬运者，也是推

动两国产品进入邻国边民日常生活中的销售者，

两国社会文化也因产品双向流通而得以相互交

流。总体而言，该时期互市女商在中哈边境建

立起的跨境贸易网络虽然简单，但实际上为日

后边民互市点建立以及互市贸易网络发展奠定

了重要基础。

（二）应对生计：基于互市空间的“坐商时期”

1997年，哈萨克斯坦出台《关于自然人经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境运送货物及运输工具的

办法》，明确规定自然人带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关境总值为2000美元的总重量不超过70公斤货

①访谈对象：WGH，46岁，女性；访谈时间：2021年5月16日；访谈地点：吉木乃县吉百汇边民互市。
②访谈对象：LD，54岁，女性；访谈时间：2019年8月21日；访谈地点：塔城市文化广场。
③三处口岸的互市女商以两国边民互市所在城镇为边界，不定期往返两国之间。具体线路如下：吉木乃县（中）—吉木乃口岸（中）—
迈哈布奇盖口岸（哈）—斋桑（哈）——乌斯季卡缅（哈）—塞米（哈）；塔城市（中）—巴克图口岸（中）—巴克特口岸（哈）—巴克特
村（哈）—马坎奇（哈）—乌尔加尔（哈）；霍尔果斯市（中）—霍尔果斯口岸（中）—努尔绕尔口岸（哈）—雅尔肯特（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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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2001年，《自然人按简化优惠办法将商品运

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界的规则》再次调整，

规定运入（运出）产自第三国的不是用于生产

或其它商业活动的商品且其总价值变为不超过

1000美元，每人的行李总重不超过50公斤。由

于所携带行李额度逐渐受限，而此时我国边贸

政策不断完善①、边民互市点陆续建立②，互市

女商在权衡利弊后逐渐转向互市坐商。进入“坐

商时期”，边民互市中的贸易产品开始以水果、

蔬菜、床品、小电器等中方产品和小工艺品、红

酒、香水、糖果、蜂蜜、厨具等哈方产品为主。伴

随两国产品的相互流通与使用，我国互市女商

同邻国民众在饮食文化、生活习惯、审美标准等

方面也有了更为深入的交流互鉴。

与行商时期相比，随着贸易空间逐渐转移

至我国边民互市点之内，从事互市贸易也变得

更加复杂。除了要学习掌握贸易实用技能、销

售技巧以及营销技巧之外，互市女商还需要通

过采取抢占货源、低价销售、拉拢顾客等策略

来应对更加激烈的同行竞争。值得一提的是，

互市女商由“行”向“坐”的职业转型使得其不

再从始至终参与进货、带货、销货等诸多环节，

而是将部分环节让渡给背包客、装卸工、流动

银行等 伴 生行业。虽然各群体间彼 此分工不

同，但互市女商与伴生行业各群体之间的合作

往 来，在 新时期确保了互市产品的跨境流 通

与销售，也由此形成了紧密的关系网络。

 

顾客

流动银行
(中方 )

背包客
  (哈方)

互市女商
(中方 )

装卸工
(哈方 )

图1   边民互市各群体间互动关系图

在各类群体交往过程中，显著的文化差异

让我国互市女商对邻国社会文化习惯有了更为

具体的了解，也对邻国边民的生活观念有了新

认识：“她们特别喜欢喝酒、玩，也很喜欢跟别

人分享自己的喜悦，跟我们这边的女性有很大区

别。而且她们还特别会享受，从来不存钱，今天

挣300坚戈就立马花掉，不像咱们挣20元，15元

都要存起来给子女。别看她们都穿得灰头土脸，

一回到家里她们就要泡澡、按摩。她们还特别喜

欢过各种大大小小的节日，如果有聚会还会盛装

打扮。”③在互市女商的记忆中，邻国边民与我

国劳动人民有着明显不同。她们通过“下苦力”

挣钱，却没有过“苦日子”的观念。她们个性张

扬、乐于分享。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下，我国部分

互市女商也日益欣赏这种及时享受生活的处世

态度。 

（三）适应发展：迈向网络空间的“微商时期” 

2015年是中哈边境互市贸易行业发展过程

中最为重要的时间节点。2015年，互市女商开

始将微信作为销售进口产品的重要渠道。同年，

哈萨克斯坦“坚戈”却出现大幅度贬值，直接对

互市贸易规模、从业群体、商品种类造成严重

冲击。加之此后受到边境政策变动、顾客消费

观念改变、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可控因素影响，

边民互市中的从 业群体 类型虽然与“坐商时

期”并无差异，但各类从业群体的数量变化却

十分明显。该时期，从事出口贸易的中方互市女

商或是大量退出互市贸易或是转向进口产品销

售。至于背包客、装卸工、“流动银行”及哈方边

民商客，则在人数上出现大幅度缩减。随着两

国边民间的互市贸易逐渐走向国内旅游贸易，

边民互市中的产品开始以进口产品为主，互市

女商则采取“线上+线下”的贸易方式促进产品

销售。我国互市女商日益成为哈方进口产品的

主要“代言人”：“哈萨克斯坦进口商品大概是在

①1996年国家出台《关于边境贸易有关问题的通知》，随后陆续出台《边民互市贸易管理办法》《边民互市贸易管理办

法》《关于进一步发展边境贸易的补充规定的通知》《关于促进边境地区经济贸易发展问题的批复》等相关文件对互

市贸易予以支持。

②吉木乃、巴克图、霍尔果斯口岸边民互市点依次于1996年、1996年、1992年获批设立边民互市贸易点。

③访谈对象：YCZW，53岁，女性；访谈时间：2019年12月17日；访谈地点：巴克图口岸中哈边民互市丝路文化商品城。



跨境互惠与共生：中哈边境互市女商在民心相通建设中的实践 ·155·第1期

2000年左右才慢慢出现的，当时数量也不太多，都

是哈萨克斯坦一些边民随身带一些。2015年边民

互市迁到县上之后，进口产品卖得特别好，从早晨

开店一直忙到晚上。说实话跟咱们国内的糖相比，

背包客拿来的糖确实好吃，而且价格也不算太贵，

去别人家做客提上也有面子。像洗洁精这些，虽

然我没怎么用，但是有些顾客用了就觉得洗得特

别干净。还有肥皂、搪瓷厨具都特别好，回头客很

多。我感觉随着收入水平增加，只要有条件，还是

购买品质更好的产品来提高生活品质吧。”①值得

注意的是，虽然两国边民间的互市贸易相比此前

有所削弱，但依托互市贸易所展开的交往仍产生

了深远影响。例如在适应行业发展的过程中，随

着与哈方边民贸易互动日益频繁，在语言方面，

互市女商通过学习和应用俄语或哈萨克语得以

了解哈方边民的寒暄礼仪文化。在饮食方面，透

过共进餐食及进口产品类型，互市女商便发现

哈萨克斯坦社会同样存在“食不言”的用餐礼

仪，并总结出邻国社会“爱吃糖”“能喝酒”“离

不开茶”的饮食文化特点。除此之外，互市女商

及哈方边民商客亦根据口岸节假日闭关通知逐

渐熟悉对方国家的重要节日（详见表1）。

中方
节日

节日
日期

闭关
天数

哈方
节日

节日
日期

闭关
天数

共有
节日

节日
日期

闭关
天数

春节 农历正
月初一

7-10天
不等

东正教
圣诞节 1月7日 1天 元旦 1月1日 4-5天

不等

清明节 4月5日 1-5天
不等

武装力量
日反法西
斯卫国战
争胜利日

5 月 7 日
5 月 9 日

3-5天
不等 妇女节 3月8日 1-4天

不等

劳动节 5 月 1 日 3-4天
不等 迁都日 7 月 6 

日
1-4天
不等

纳吾鲁
孜节 3月21日 1-5天

不等

端午节 农历五
月初五

1-5天
不等 宪法日 8月

30日
1-3天
不等 肉孜节

伊斯兰
教历十
月一日

1-8天
不等

中秋节 农历八
月十五

1-5天
不等 总统日 12月

1日
1-3天
不等

古尔
邦节

伊斯兰
教历

十二月
十日

1-9天
不等

国庆节 10月
1日

3-16天
不等 独立日 12月

16日
2-4天
不等

两国会
晤日 不定 不定

(表格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历年节日闭关通知统计所
得，http://www.customs.gov.cn/)

表1   中哈边境公路口岸节日闭关情况统计表

随着互市女商与哈方边民商客交往不断深

入以及微信的广泛应用，她们也开始用微信相

互祝福对方节日快乐。通过相互熟悉对方传统

节日，我国互市女商与哈方边民商客不仅对彼此

社会文化更加熟悉，亦为长久稳定的贸易互动奠

定了重要文化基础。

三、中哈边境互市女商的贸易
策略与交往逻辑

对于女性商人个体来说，获取财富一直是

她们参与贸易行业的核心目标。然而，成功的

经济行为往往并不只是依 赖于简单的交易策

略。人际关 系的交流仍 然是确保 互市贸易顺

利进行的重 要因素之一。而这也促使 互市 市

场的女性商人在交 易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

交往 逻辑，即更加注 重平衡 经济利益和个人

关系。具体来看，她们不仅依赖传统的商业交

易，还注 重通过信任和合作来建 立和维护促

进贸易成功的网络。久而久之，这种新的互动

逻辑使女性商人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复杂市

场环境中的各种挑战，并有效实现 互市贸易

的可持续发展。

（一）以“赊账买卖”获得情感青睐

赊账买卖是贸易双方在信任基础之上所进

行的一种延迟交易。它强调通过延迟收款来保

持买卖双方之间的长期贸易往来，因此可被视

为是一种变相的互惠合作。在边民互市成立初

期，中哈两国边民间的双边贸易比较繁荣，不仅

我国边民大量购买哈方边民商客携带的进口产

品，哈方边民也向我国互市女商大量购买水果、

蔬菜、小家电、床品等产品。由于我国日用产品

价格低，不少哈方边民在购买过程中逐渐开始

转为跨境商人，专门从我国边民互市中购买产

品然后再运回国内销售。久而久之，我国互市女

商与哈方边民商客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合作

关系。至于我国互市女商，她们虽然希望借助哈

方边民从而打开哈萨克斯坦市场，但却不得不

面对哈方边民商客资金有限的事实。鉴于两者

既有着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又有着共同的利

益追求，“赊账买卖”逐渐成为互市女商与哈方

边民商客之间实现互惠共赢的重要合作方式。

“在我印象里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大

①访谈对象：LC，52岁，女性；访谈时间：2018年8月23日；访谈地点：吉木乃口岸俄哈商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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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像A K M A R A还有她妈妈。刚开始的时

候她们拿的货也不多，到后来能赊账了，她们

要多少货我们就给多少货，等卖完了货她们就会

把欠我们的钱全部还清，非常守信用。特别是

AKMARA，她把她妈妈欠的账也还给我们了。

虽然说赊账确实有风险，但是你不赊账她们就

不来你店里，你的生意就不好，毕竟她们也可以

从别人手上进货。”①

“赊账买卖”实行之初是基于哈方边民商

客与互市女商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然而

随着互市女商之间竞争日益激烈，能否“赊账

买卖”逐渐成为哈方边民商客选择合作对象的

首要条件，甚至还成为其与我国互市女商进行

讨价还价的一种筹码：要么价格优惠，要么同

意赊账。面对两难选择，实际上互市女商仍然

倾向于赊账给已有过多次合作关系的顾客。

但为了争取更大利益，她们也会因为同行竞争

而贸然同意给贸易往来基础并不深厚的顾客

赊账。

“当时地下室里面有个卖床品的老头，老是

把我的顾客叫过去，没有办法，我们跟顾客交流

的时候都特别小的声音说话，就怕他听到价格。

有一次我的一个客户到我店里转，我就说我给你

便宜点，然后她说那个老头给她赊账呢，我说那

我也给你赊账。当时真的是赌气，但是确实把顾

客拉回来了。但是这个顾客最后一次账至今都没

有给，大概4000多元。”②为了减少欠账不还的

事件发生，互市女商根据此前的赊账买卖逐渐

总结出一些经验：合作较久的大客户往往能够

基于合作关系如数还钱，零散客户则成为欠钱

不还的主要群体。然而，当互市女商根据日常交

往能够判断对方人品、能力时，她们仍然会主动

提出赊账买卖。

“我有一个顾客是哈萨克斯坦人，她每次拿

货也不多，算不上大客户。但是她从来没有表现

出想占你便宜，跟我借钱住宾馆，过两天就把钱

还回来了。进货也是有多少钱就拿多少钱的货。而

且她卖货的能力是有的，只是因为资金太少，每

次就进一点点货。所以我就想帮她一把，让她把

生意做大，反正她生意做大对我们自己也好嘛。

我就说不管你有钱没钱，你要拿货我给你赊账。

后来事实证明我确实没有看错，她欠的账基本都

还回来了，就还有1000多块钱没给，因为新冠疫

情口岸关了。”③

在互市女商的回忆中，欠账不还的事情令其

尤为烦恼。因为一旦对方出现“跑路”行为，我

国边贸商人很 难采取法律手段 进行维权。但

客观而 言，赊账买卖确实曾为互市女商的边

贸生意赢得许多顾客，并 使其结识不少贸易

伙伴。

（二）以人情关系巩固贸易合作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人的社会互动是在人

际网络的约束和影响下而反映出来的，是中国

社会根本性结构，并由此提出著名的“差序格

局”理论，[22]即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及其形成的网

络犹如石头落水后产生的圈圈波纹，越远越薄。

因此相比于通过风险较大的“赊账买卖”来拉

拢顾客，互市女商更愿意通过与顾客建立“人情

关系”来拓展贸易网络。例如在与哈方边民商客

展开贸易过程中，互市女商除了满足哈方顾客

在货物品质、打包规格等方面的需求外，还主动

提供座椅、茶水、馕饼等物品，从而及时缓解哈

方边民商客在跨境运输过程中的疲倦和饥饿。

甚至个别互市女商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哈方边

民商客时常需要胶带、塑料袋等工具来方便运

输货物，于是便主动提供此类工具，并以发放

免费矿泉水、提供休息场所等方式与互市女商

主动建立起人情关系。

“只要进店里的哈方背包客我们都给发，她

们需要袋子、胶带的时候也问我们要。刚开始的

时候我都给呢，为的就是攒个人气，人气有了生

意也会越来越好。跟背包客一起来的装卸工我

①访谈对象：ZD，63岁，女性；访谈时间：2021年4月17日；访谈地点：吉木乃县吉百汇边民互市。

②访谈对象：BHTY，48岁，女性；访谈时间：2021年4月7日；访谈地点：吉木乃县吉百汇边民互市。

③访谈对象：ZAL，50岁，女性；访谈时间：2020年9月7日；访谈地点：巴克图口岸边民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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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比较熟，他们装卸完货、吃完饭就困嘛，到

我店里就问我能不能在后面睡一会儿，我就让他

们睡呢。买水、请吃饭这些虽然要花点钱，但是

做生意嘛，太计较蝇头小利反而做不大。所以到

后面背包客都知道我们是做批发的，进来拿货

也不问价格了。”①

互市女商通过对贸易细节的关注与把握，

将非常普通的茶水、馕、座椅、胶带、塑料袋等

物品变为其与哈方边民商客建立人情关系的巧

妙媒介，自然而然地为双方贸易关系嵌入了人情

成分。在罗萨尔（M.Rosaldo）看来，情感是主体

存在的最后堡垒，是保护个性的最后阵地，是

最私密的个体领域。[23]基于社交往来达成的信

任，哈方商客不仅分享诸如欢度节日、女儿结

婚、孩子满月、自己生日等日常喜悦之情，家庭

经济困难、身体患病、婚姻不和等烦心琐事也

会与我国互市女商倾诉。久而久之，每当在贸易

过程中遇到难以借助法律来解决的问题时，以

邻国边贸人员作为中间调节者进行协商的解决

方式往往成为两国边民最倾心的解决方案。综

上可知，我国互市女商与哈方边民之间的人际

往来在不断增进两国边民相互了解的同时，也

有效巩固、维系彼此间的商贸合作。

（三）新的交往逻辑：有交往才有交易

经过三十年的贸易往来，互市女商与哈萨

克斯坦边民商客之间的关系已不局限于经济层

面。确切而言，她们彼此之间已成为对方在邻

国非常熟悉的一群人。特别是当她们将与哈方

边民商客之间的合作关系逐渐升华为朋友关系

后，无论是情感交往、文化交流还是商业合作，

都更为融洽。

“其实相处久了我们和哈方边民关系还挺

好的，像有些顾客来的时候就会给我带个礼物，

一包糖或者一瓶红酒。这些东西其实也都不贵，

但也是她们的心意嘛。然后我也会给她们送礼

物，比如咱们这的香蕉、柠檬等水果。后来关系

就变得特别好，就请她们吃大盘鸡、洗桑拿、跳

舞，她们很高兴。然后拿货也拿得多，欠款也都

快快地给呢。”②

在互市女商看来，从事互市贸易的确是为

了获取经济利益，但只以利益为目的的贸易也

往往因利益纠纷而中断。相反，基于昔日交往形

成的贸易关系会更加牢靠长久。因为在面对贸

易纠纷时，人情交往不仅能够缓冲并降低贸易

冲突的可能，还能够让贸易双方有理有据有温

度地处理问题，从而不影响后续贸易合作。此

外，与邻国边民打交道也不只带来了经济利益，

还让她们开阔了眼界、学习了新知识，让她们拥

有良好的情感状态与响亮的业内名誉。久而久

之，日常交往已成为她们获得新贸易合作的重

要前提。

四、中哈边境互市女商在民心
相通建设中的实践作用

互市女商是中哈边境互市贸易中的关键群

体，在促进民心相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

过日常生活中的互市贸易，她们有效地打破了中

哈两国在领土、文化和社会层面上的界限和区

隔，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可，并

逐步将传统的贸易模式转变为促进两国互动、

缓和矛盾和巩固边防的柔性机制。

（一）促进边民互市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边境贸易逐渐转

向小额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而边民互市贸易

则越来越面临着发展规模缩小和参与者数量减

少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互市女商的积极参

与为边境地区互市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持，并促进了边民互市市场从主要依赖两

国边境居民转向更广泛利用国内游客的发展规

划。此外在调研中发现，当边境贸易商人整体

数量减少、大量男性商人流失的情况下，女性商

人在市场中的数量反而逐步增加。值得注意的

是，作为女性，她们也在互市贸易中表现出较高

①访谈对象：ZAL，50岁，女性；访谈时间：2020年9月15日；访谈地点：ZAL女士家中。

②访谈对象：YLY，48岁，女性；访谈时间：2021年9月5日；访谈地点：霍尔果斯口岸立体停车场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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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交能力和适应性。在复杂多变的边境经济

市场中，她们一方面已具备有效应对边境市场

不确定性的能力，另一方面能够很好地处理商

品流通、客户关系等事宜。

作为互市贸易领域的重要实践群体，互市

女商还促进了“兴边”与“富民”的协调发展。

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对基础设施建

设和经济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但边境地区居

民的经济参与度和实际收益仍受限。而女性商

人在互市贸易中的成功经验则为边境社会提供

了示范效应。通过自身努力和商业实践，不仅改

善了家庭经济状况，还激励更多边境居民，参与

互市贸易，增加家庭收入来源并提升社会整体

经济活跃度。

（二）深化两国民众间的文化交流

互市女商亦逐渐成为促进中哈两国边民进

行文化交流的关键纽带。特里克·吉尔里(Patrick 

Geary)曾说过：“人和物之间的界限是文化造成

的，同时也是相互渗透的。”[24]边民互市所售产

品均与两国边境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互

市贸易初期的轮胎、军大衣、望远镜等工业产品

到后期的糖果、食用油、蜂蜜等食品，两国边民

之间的产品交换经过了从日用品到食用品的深

刻变化，产品使用领域也从社会工作环境逐渐

进入边民家庭生活之中。伴随互市产品在两国

边民日常生活中的广泛使用，中哈两国边民、社

会之间关于日常礼仪、重要节日、饮食习惯、审

美偏好等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深入。

借助“物”的流动，两国边民之间的关系

得以维持、强化，并突破地域限制实现文化共

融。[25]在进行互市贸易过程中，女性商人之所

以能较好地发挥文化中介作用，主要得益于她

们作为女性和商人的双重身份，一来在经济层

面促进了资源流动，二来在社会层面通过情感

交流和文化联系推动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互

鉴，发挥了重要的文化桥梁作用。具体来看，她

们通过互市贸易活动将两国产品销售至邻国社

会，每个商品背后所承载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

和象征意义也由此实现跨境传播，并逐渐增加

中哈两国边民对彼此文化的更深理解和接受，

而这种理解和接受又通过物质消费转化为日

常生活中的实际改变，进而形成了双边文化的

深层次互动。结合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对社会资本的理解，社会资

本的经济性一方面可以是信任感、共同信息、合

作、盟友等，从而帮助促进交换、贸易往来等；

但另一方面，人与人互动的感性体验和情感联

结同样有助于人们缔结更密的人际关系、增强

人们的合作意志，经由情感纽带使社会网络的

成员彼此更有效地支持与合作，使得社会网络

更加坚固与有效。

（三）实现边境安全与发展的国家目标

边境地区的沟通交流日益频繁，使很多边

境城市成为活跃的贸易场所，边境地区不再是

单纯的防御地带，而是一个充斥着经济贸易往

来、文化交流等多重性质的开放性空间。因此

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固然重要，但

微观层面的区域群体经济互动互补同样关键。

在此背景下，女性商人在互市贸易中的作用不

容忽视。

作为互市贸易商人，互市女商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过去将边境地区视为国防前沿、不关

注边境经济建设的旧有思路，并通过频繁的互

市贸易为边境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经济发展以

及中国的对外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女性

商人的参与帮助在中哈边境建立了相对完整的

跨境供销链，零散的小规模个人产品互换逐步

演变为以边贸商人为中介的两国边境社会的产

品互惠。此外，互市女商在促进边境地区社会稳

定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边境地区在我

国区域经济发展和邻国合作中变得愈发重要，

边境的功能也从过去以维护国家安全为主转向

以开放合作为主题，形成了安全与发展并重的

新格局。特别是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边境地区不仅成为整合资源的重要前沿，同时

也是邻国间沟通的重要区域。在此背景下，互市

市场中的女性商人积极连接起两国边民的经济

合作与社会交往，促进了双方的理解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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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中哈边境互市贸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一个生动缩影。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倡导各

国之间的经济互通与合作，而互市贸易便是中

哈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现经济联动的

最好例证。通过边境互市贸易，中哈双方不仅

实现了资源互补和商品流通，还为边境两国创

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机遇。贸易带

来的经济收益进一步改善了两国边民的生活水

平，而这种经贸联系与依存关系正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中“共享发展”的重要体现。

互市女商群体作为这一进程中的关键角

色，她们虽然从事的是涉及日用消费品、服装、

食品等领域的小规模跨境交易，但与男性商人

相比，她们更加注重市场需求和文化理解，进

而在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首

先，互市女商的贸易活动促进了中哈两国边境

民众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理解，进一步增进两国

人民和睦共处、相互尊重，减少两国间的摩擦

与冲突，有效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

“和谐共生”；其次，边境互市贸易为女性提供

了经济自主权，使女性得以摆脱传统社会所赋

予的较为单一的家庭角色，从而也让其可以发

挥自身的价值；再次，边境互市贸易为女性经商

者带来经济收益和独立身份，使得她们可以在

家庭与社会关系的“角力”中，提升边境地区女

性社会地位，进而增进边民之间的性别平等与

包容性发展，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

景之一。透过中哈边境互市女商的贸易实践可

以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全球合作的

宏大理念，更是与微观经济活动、跨文化交流

息息相关的具体实践路径。而中哈边境互市贸

易的经验则为我们提供了如何通过经济合作、

文化理解和政策支持，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共

处、合作共赢的宝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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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border Reciprocity and Symbiosis: A Study on the Practices of Female Merchants in 
China-Kazakhstan Border Trade in Building People-to-People Connectivity

YU Jieru
Abstract: As key actors in shaping globalization and connecting regional markets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female entrepreneurs are prevalent in border areas. Female merchants in border markets, as an 
important trade group along the China-Kazakhstan border,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business” to “market-based 
retail business” and then to “online micro-business,” female merchants in border markets have gradually 
formed a new commercial logic of “trade only occurs with relationships” through the dual strategies of 
“credit-based transactions” and personal connec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ir trade practices have not only 
promo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order economy but also deepene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ontributing to the national goal of achieving borde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Moreover, 
based on discussions about the role of female merchants in border markets,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the border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Kazakhstan is a vivid microcosm of the shared future of humanity. Through border 
trade, both countries have not only achieved resource complementarity and goods circulation but also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spects for the border areas. The 
trade practices of female merchants in the China-Kazakhstan border markets fully demonstrate that the idea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not only a grand concept of global cooperation but also a practical path that 
can be specifically embodied in microeconomic activities a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Keywords: people-to-people connectivity; border people’s mutual trade; female merchants; China-
Kazakhstan border;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